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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语言法的颁布，将十分有助于化解乌克兰的主体民族和俄罗斯族人等俄语居民之间因“语言问

题”而产生的冲突，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创造了现实的条件。 

 

结   语 

 

1991 年乌克兰独立之后，乌克兰语作为国语开始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之一，提高乌克

兰语的地位、全面发展乌克兰语的问题也成为了建设独立国家进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从乌克兰

1989 年的语言法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律规定公民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公众领域必须使用国语作

为交际用语，另一方面也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留下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当时的语言政策有着在

语言平等同赋予其中一种语言国语地位之间寻找平衡原则的意图。但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和一系

列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其它法规的颁布，乌克兰语言政策领域的矛盾不断凸显，俄语的地位等语言

问题不断被政治化。而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制定就是以平衡乌克兰不同语言群体的

利益、保障国语的应有功能的发展、保存乌克兰的区域语言或少数人语言为目的的，因此本语言

法的颁布及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长期存在的“语言问题”，是一部符合乌克兰国家整体

利益的法律。当然，法律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其效果如何，还要看该法律的落实情况。 

 

 

【报刊文章】 

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口述：库尔班江·赛买提    采访整理：张弛 

《凤凰周刊》第 505 期 

 

库尔班江： 不敢让弟弟待在和田了 

引言：在深圳待了半年后，弟弟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

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内地。独特的经历和开

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

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

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才读高一就退学了，

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

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

开和田。 

  甚至我弟跟我爸说过一句话，“和田是你的吗？除非你把我给打死，装到皮箱里运出和田，

不然我绝不离开和田。” 

  我们都不敢跟我爸这样说话，可见，当时和田的那种环境，已经对年轻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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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脾气、做事方式，不知不觉就受到周边一些朋友的影响。觉得父母为你着想是不对的，我有

我自己的想法，但其实他很迷茫。 

  有一天他半夜才回家，我爸扇了他一巴掌，他就离家出走，一晚上没回家。当时我在上海，

父亲给我打电话，我坐不住，给我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直接关到拘留所

就行，让他好好反省。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和那些社会青年瞎混，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什么都

不愿意学。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

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

趣，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 

  但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

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 BEYOND

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 BEYOND 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

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

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

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

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

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

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

什么事，赶快报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

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才避免了冲突。 

  后来我想，再不能让他待在和田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个朋友说，你弟弟学得也挺

好，但和田这种环境，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待着了，一定要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给他打电话，

吓唬他，说这件事情特别严重，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给你找了店，你可以到

那里学习。他到深圳后，我们找了公安局的朋友出面作担保，给店里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一切

由我承担。 

  刚到深圳，老四也不习惯。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后，他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

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这是他亲口说的。 

  老四现在深圳一家连锁婚纱摄影公司工作，非常受欢迎。我跟他的主管谈过，他们特别喜欢

他，叫他买买提。他做事很认真，对色彩的感觉很特别。在和田，能看到的绿色不多，一般都是

沙尘暴啊这种暖色调的黄色，老四对于这种暖色调把握的很好。 

  四弟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公司几千人，他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唯一一个新疆人。去年

开年会，公司包了个体育场，他特别兴奋。公司叫天长地久，他说，我是天长人。很多以前没跟

新疆人接触过的人，跟他接触后，觉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他，弟弟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问他，你还要回和田吗？

他说：不回去了，我特别喜欢深圳，以后就在深圳发展了。他觉得深圳很包容，只要有能力，就

能得到认可。其实，没有骨子里就坏的人，就看怎么去引导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兴趣点，再慢慢

引导。现在无论穿着打扮，还是处事方式，四弟都跟他在和田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爸

完全踏实了。  

  库尔班江：维吾尔族办护照很不易  

  引言：父亲说国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触。因为国内的很多情况是国外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

内地人都了解不多的地方，何况是国外的人？很多人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这些

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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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去土耳其、美国的时候，我朋友特别担心，担心境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但我爸给我的教育是，不要做对社会有任何不利的事情。有极端思想的人，不要跟他们接触。尤

其是我到北京以后，出国的机会很多，我爸说国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触。因为国内的很多情况是国

外人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内地人都了解不多的地方，何况是国外的人？很多人把没有的说成

有，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这些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不要和他们来往，好好做你的事儿。 

  我办护照很不容易，这我也能理解。如果是踏踏实实出去，踏踏实实学习、做生意，再踏踏

实实回来，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有些人就是出去满口胡说八道，甚至很多次我都想骂。 

  我在沈阳遇到过一件事，刚好建国60周年大庆，不让我住宿。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我说我

是酒店的会员，已经订好了房间，凭什么不让住。跟警察谈了两个多小时，三点多才让我去睡。

第二天我想去上网，网吧一个小伙子看了身份证，根本没抬头看我，就说，对不起，你这个民族

不能上网。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新疆人全国各地受欢迎》。没想到半个月后被告知，我写的那篇

文章特别火，让我注意点。我这才知道，有人把文章转到网上了。回去我打开邮箱，几乎都被塞

满了，300多条留言，都是一些从没听说过的国家的媒体，要采访我。我懵了，也害怕了。我想，

是不是要出大事了？我给干爹打电话，跟他说，我要骂他们。干爹说，骂？你太小看他们了。只

要你回复一个字，他们就能变成100个字。 

  还有忽悠我的，让我去香港接受采访，去法国、德国接受采访。没有护照也没关系，他们有

办法，可以把我弄成德国公民，各种各样都有。有些我看都没看就全部删干净了。然后两天没上

网。半年以后，我美国一个朋友回来，说我的文章他在美国都看到了，不过名字被改成了《对不

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这次参与拍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必须要办护照。我开始担心护照办不了，就说我

不去。但导演说，你是摄像，你不去，我们这片子怎么办啊。那就办吧。 

  纪录片制作单位首先给新疆党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宣传部答复，要给和田市公安局写个东

西，就又开了一份，这样我才有资格填申请表。拿着申请表到派出所盖章，需要三个人签字盖章。

但根本找不到人，后来我找到所长，所长说不行，还得写一份介绍信。就给派出所又写了一份，

一个人签了，还有一个汉族签了，但所长不签，说他还有事。第二天又去，找不到人，出去了。

我又等了一天，第三天再去，第四天还去。一周以后，所长终于很不情愿地给我签了字。 

  签完字还不行，我的户口在和田，需要镇上的一个副书记签字。找他特别难，说你这不行，

因为你是维吾尔族。这是什么理由？我特别难受。签字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签完字，给了公安局，

15天以后，护照下来了。但跟我说，护照你还是拿不了，必须先交5万元押金。这不是给公安局，

是给民宗委。5万元我不愿意出，跟他们讲理，说我是因公出差，这5万元你找制作单位要去。他

们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制作单位很无奈，但还是继续和他们协调，钱是没出，又出了第五份证明。

然后到和田市政府，要管宗教的副市长签字，之后民宗委的再签字，和田市公安局才把护照给我。 

  拿护照的时候，还让我写还回来的时间。我说写不了，我们经常要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

要出去。办护照时，还有人跑到我家里去，给我妈施加压力。我安慰我妈，别怕，现在的新疆已

不是原来的新疆。 

  我三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在深圳已经待了4年，想去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办不下来。就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往派出所跑了十几趟。每次都是“没有时间，明天再来。”  

  库尔班江：我对新疆的理解很灰暗  

  引言：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

越来越狭隘。    

  维吾尔族在国外的很多，在中亚、德国、法国，都能见到维吾尔族人。出去看看很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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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和包容会变得不一样。 

  现在很多新疆人对于土耳其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很多从土耳其回来的人，没有说实话，他们

只选择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只字不提其他的。很多人过于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元素，把它弄到

一个很神的地步，不想想为什么土耳其能发展到现在。除了旅游，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发展到

现在，就是凭借一个世俗化，各种文化的交融。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很强，位于亚欧之间，欧亚

文化都有，它的伊斯兰已经很世俗化，只要是好的东西就会吸收，没有排斥。 

    土耳其，我觉得去旅游、做生意可以，在那里生活还是算了。土耳其人视维吾尔族人为兄弟，

但不是那种亲兄弟，是不太平等的那种关系，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弟弟你受委屈了，哥哥在”。

是那种“我是你的大哥，靠着我”的感觉，但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我很不习惯。 

   在土耳其参加一个摄影展，要填表，我说来自中国，QIN（土耳其语里中国叫 QIN），就是 CHINA，

他看我一眼，用土耳其语问，哪里？我说，QIN，新疆。然后他忽然站起来，抱着我，好像我是

特别受委屈的一个人，我就愣住了。他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不容易。当时我就很不高兴，我

说谁跟你们说我过得不容易，我是过得好，今天才能来到这个地方，过得不好我能到得了土耳其

吗？他说，我听说是。 

  我说，你去过新疆吗？没有。那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聊完，吃点心，他指着点心得意地问，

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点心？我说，这种点心，我们家里时时刻刻放着，不是像这样放在店里面。

他问，你们喝茶吗？我说，我们维吾尔族很好客，一定会给客人泡茶，而且我们的桌子，比你们

这个桌子大得多。新疆也有穷人，但还没有到吃不上点心的地步。所以，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 

  我很欣赏土耳其文化中的理解与包容，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吸收以后才会有新的发展。我

觉得，极端的宗教主义者没有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走不远。新疆生活着这么多民族，没有这

种包容、理解与互相尊重，永远不可能有发展。 

  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越来

越狭隘。这次去乌鲁木齐、喀什，我拍的一些照片，很多人说，为什么 P（图像处理）得那么厉

害，颜色太暗了。我说，这就是我看到的颜色，我感受到的，不是我非要压抑得这么狠。本来正

常的照片，中间应该有一个过渡的灰色，这个灰要调成黑白之间平衡的东西，现在这个平衡的东

西没有了。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新疆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平衡点，他是往更黑的方向走。

大面积的黑，小面积的白，黑与白的平衡已经失衡了，所以看起来会很压抑。 

  很多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本来应该是往前走的，但现在新疆却是往后撤，这是挺

可怕的一件事。说是“回到《古兰经》”中去，也不是真正回到《古兰经》，他根本没有理解，

政府又没有很好的引导，几方面因素一挤压，宗教与世俗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极端。 

  2014年春节期间，我们举办过一个土耳其明星的演唱会，就有一堆维吾尔族人骂。骂的原因

之一，是从宗教角度说我们唱歌跳舞就是异教徒，很多话特别难听。 

  “万万没想到，我一直很尊敬的库尔班江大哥，这次当了土耳其人的走狗，跟在别人后面，

等着别人给他一口馕吃。” 

连土耳其都骂，这件事真的太可怕了。要知道，原来的年轻人，是很喜欢土耳其的，觉得有

亲切感。才几年的时间，人们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即使是土耳其的世俗文化，也容忍不

了了。他们这是要把新疆引向阿富汗那条路。 

库尔班江：习惯了在内地被反复安检 

引言：每次住酒店，反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都能理解。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

员打了起来。我们的鞋都是一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 

维吾尔族人在内地生活，有时候会不方便，但我已经习惯了。天安门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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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车刚过复兴门，快到西单时，一个警察拦车要检查。我停下车，说辛苦了，然后下车。这很

正常，我能够理解，特殊时期嘛。 

每次住酒店，各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也能理解。跟我一起的汉族同事有时不理解，“为什

么只查他不查我们”？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员打起来。过安检时，我们的鞋都是一

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我说，没事，我是大汗脚，全国各地的安检员都知道，这是让我透

透气。他们就觉得，库尔班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没关系，他也是在上班而已，这也不是

他的想法。出国也是，每次我被查的时间都很长。 

我们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特别喜欢我，该我做的工作我认真去做，没有人觉得我是维吾尔族

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时，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经常七八个甚至十几个

人出差，为了我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说，别找了，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

找找。但我坚持进了汉餐厅，服务员给我炒西红柿鸡蛋，一碗米饭。吃饭的时候，一定是先给我

上，大家都习惯了。 

但有的地方，你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

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

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 

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

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

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说，我没看到

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

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 

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

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

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

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扑到我衣服上。但我喜欢这工

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说

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把

它剖开，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

了。 

这几年，我也在慢慢影响周围的人，不敢去新疆的人，现在也都敢去了，误解的、不喜欢的

也去了，变得喜欢新疆了。我也不想做多大的事情，能影响周围的人，也挺有成就感的，但“七

五事件”之后，忽然之间这些都没了。当时我在兰州拍片，忽然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2010 年 5 月，我们到新疆做前期采访。有个导演没有去过，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

齐维吾尔族聚居区）乱。我听了很不舒服，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我跟这个导演说，把你手机和

钱包借我用一下。拿过来后，我直接就从车上把她推下去了，告诉她这是二道桥，你自己走回去。

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她找了个黑车司机，维吾尔族，跟他说了住的酒店名字，说钱包、手机

被人拿走了，把我送到那里后再给你钱。司机什么也没说，就让她上来了。到了后，她对司机说，

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钱。司机说，不要钱。她就愣住了。我问她，二道桥怎么样，安全吗？她说，

安全，还不要钱。 

这种故事在新疆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为维吾尔就

是穆斯林，以为穆斯林就是极端的。需要搞清楚，是先有的人，还是先有的宗教？ 

 


